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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一般在每年公历6月5日至
7日交节，此时太阳到达黄经七十五
度，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北
方麦区则迎来夏收的关键窗口。农谚
云：“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春争日，夏
争时”，都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节气的农
事紧张与急迫。而在古典诗词书写层
面，芒种同样积累了丰富的文本遗产，
既有对物候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农事
的忠实记录，更有文人在“忙中觅闲”
中建构的审美范式。
古人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

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这一
物候序列的选择蕴含着深层的文化逻
辑。螳螂于深秋产卵于桑树枝条，至
芒种感微阴而破壳；鵙即伯劳，亦属阴
类鸟类，感阴而鸣；反舌鸟则因感应到
同样的阴气，停止了歌唱。三种生物
在同一个节气里做出不同的反应，体
现了古人“阴阳消长”的自然哲学。中
唐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
节》，完整呈现了这一物候图景：“芒种
看今日，螗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鴳
鸟往来声。渌沼莲花放，炎风暑雨
晴。相逢问蚕麦，幸得称人情。”诗的
开篇即锁定芒种当日，螗螂（即螳螂）
“应节而生”。“彤云高下影”写夏季积
云在天际高低铺展，投下浓淡不一的
云影；“鴳鸟往来声”则以听觉补充视
觉，形成时空交织的立体感知。后两
联转向更广阔的自然与人文景象：池
塘莲花初放，暖风与阵雨交替，人们相
逢之际最关切的问候是“蚕怎样了？
麦收了几成？”——那是一种源于土地
的思念与牵挂。
芒种的农事书写呈现出清晰的南

北分野。北方叙事以收麦为中心，南
方叙事则以插秧为主题。古代诗词
中，这种地理差异得到了各自充分的
表达。唐代诗魔白居易的《观刈麦》是
北方芒种书写的典范之作：“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
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
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夜来南风
起，小麦覆陇黄”一句，以南风为催化
剂，将麦熟的过程压缩于一夜之间，极
具张力。南风本是柔和的，却在这里

扮演了决定收成命运的关键角色。“覆
陇”二字，写出了麦浪铺天盖地的气
势，仿佛整个山冈都被麦子的金黄覆
盖。后文对妇女送饭、丁壮刈麦的场
景描写，再现了唐代麦收时节紧张而
有序的劳动画面。
南方的芒种书写则以陆游的《时

雨》为代表：“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
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老我
成惰农，永日付竹床。衰发短不栉，爱
此一雨凉。”与前诗不同，陆游此诗呈
现了诗人与农人之间的微妙距离。首
联以全景镜头写芒种时节的应时好雨
与遍野插秧的热闹景象；颔联以“麦饭
美”与“菱歌长”并置，二者共同构成江
南芒种的味觉与听觉记忆；而颈联笔
锋一转，一位退隐老人在芒种之忙中
选择闲卧，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末句
则将个人感受收束于雨后微凉的体感
之中。如果将这两首诗对照阅读，会
发现一个有趣的张力：白居易作为地
方官，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
自我反省收束全诗，体现的是儒家的
仁政关怀；陆游作为退隐文人，则以

“爱此一雨凉”的个体感受收束，体现
的是道家式的自然融入。二者并非高
低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姿态：一
种是“在场”的责任感，一种是“旁观”
的审美距离。而南宋诗人范成大的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则提供了另一
种声音——来自农人立场的艰辛体
验：“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
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
寒。”梅雨倾泻如九河翻倒，田间积水
逐渐没膝，吴地农民穿着湿透的棉衣，
在寒凉的雨水里弯腰插秧。“披絮插
秧”四字，以触觉的冷与动作的苦，解
构了文人笔下田园诗的闲适滤镜。这
种来自土地的真实声音，提醒人们芒
种的诗意从来不是轻盈的，它的底色
是汗水、泥水和紧绷的时间。

古诗词中的芒种，不仅是农业节
律的文学记录，更是文人“出入之间”
生存智慧的审美结晶——他们既懂得
在田野里弯腰，也懂得在竹床上诵诗；
既尊重“争时”的紧迫，也守护“闲身”
的自喜。这种双重姿态，或许正是芒
种留给当代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农事节律与诗意栖居的双重变奏
——古诗词中的芒种

刘金祥

小时候常伸手向爹妈讨要一角二
角钱，为的是买零嘴儿吃。有时讨个
没趣，不给。有时给了，妈妈也会跟过
来一句话：“别乱花啊，攒着点儿。”
其实，钱已给了，支配权就在我手

里了，花出去是肯定的，为啥还规定别
乱花？啥是乱花？不明白。等长大了
才慢慢懂得，在家有吃有穿，就不该乱
花零钱，花零钱不是好习惯，人应该知
道节俭，知道过日子，因为那时候哪家
也不富裕。
许多年以后，自己挣钱了，日子充

裕了，爹妈也老了，这时候每次回家总
要拿些钱给他们。老爹爱喝二两白
酒，牙不好，就常吃个鸡蛋或买块豆腐
什么的，花销不多。于是，我把钱放在
他面前时，也学着当年妈妈那样搭上

一句：“花吧，留着也没用，可劲花。”
奇怪的是，我每次给了钱并没有

得到什么“积极”的回应，反而引得老
爹脸色阴沉许久。为这细微的情绪变
化，我曾问过母亲。

母亲看了我许久，才轻声说：“到
了伸手花儿女钱的时候，爹妈就到了
秋后了，你还说‘留着也没用’，不是暗
含着人的日子不多了吗！”
说句实话，自己心里确实认为二

老都七十多岁了，夕阳还能红多久？

爱吃啥就吃，给老人些钱不也是孝敬
父母吗？没想到言为心声，随口之言
却给老人道出了日薄西山的悲凉，这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看来孝敬父
母，排在第一位的并非是钱，而应该是
关心、体贴，以及细微的情感沟通。后
来，每逢休息我就买些老爹爱吃的东
西，回家与他老人家说说笑笑喝二两，
或是给他买双新鞋、买件新衣。他喜
欢养金鱼，我就为他买几条送去……
这让我悟出，无论什么时候，切不可让
他们有即将“出局”的感觉，而是应该
把他们始终纳入“主力”阵容，让他们
总有“我还有用”的不老心情。那样，
他们才会感到舒畅。

此事过后，我也深深体会到——
孝敬老人，钱是次要，感情才是主体。

孝 敬
张蓬云

芒种看今日，
螗螂应节生。
彤云高下影，
鴳鸟往来声。
渌沼莲花放，
炎风暑雨晴。
相逢问蚕麦，
幸得称人情。
（唐·元稹《芒

种五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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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年的文明
史中，小小的葫芦以
其独特的魅力始终
占据着一席之地，并
形成了独特的葫芦
文化。
在道教中，葫芦

是有灵性的法器。《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派徐福到“海
中三神山”的蓬莱、方
丈、瀛洲寻找长生之
法，而在东晋·王嘉
《拾遗记》中，把这三
座神山改名为“蓬壶”
“方壶”和“瀛壶”，并
说三神山“形如壶（葫
芦）器”，这就使葫芦
成了神仙栖息之地的
象征。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道教人
物费长房遇到一个被称为“壶公”的
卖药老翁，壶公邀他进入一个葫芦
里游历。东晋·葛洪《神仙传》则明
确记载：“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
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壶公）左
右侍者数十人。”从此有了“壶中日
月”和“壶天仙境”之说。
葫芦谐音“福禄”，因此，葫芦不

仅是传说中仙家的法器，还是富贵
吉祥的象征。在端午节俗中，民间
认为葫芦是驱邪的吉祥物。在俗信
传统中，端午为“恶日”“毒日”，需要
祛毒辟邪，这就少不了带有“仙气”
并象征着吉祥的葫芦。这一风俗在
京津冀地区普遍流行。清末富察敦
崇《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又端阳
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
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
取而弃之。”
在婚俗中，葫芦是合卺礼的起

源。葫芦多子，因此是瓜瓞绵绵的
象征。古代夫妻洞房花烛要饮“合
卺”酒，《礼记·昏义》中记载：“共牢
而食，合卺而酳。”“卺”就是把一个
葫芦分成两个瓢，以彩线相连，象征
夫妻合体，多子多孙。天津传统婚
俗，新娘出嫁当天要开脸、上头。此
时，新娘脚下要踩着两只“喜船”（船
的模型），一条名曰“麒麟送子”，另
一条则名曰“葫芦万代”。
京津两地喜欢养蛐蛐、蝈蝈等

草虫者颇多，这又催生了一项制作
草虫罐的技艺。清·富察敦崇《燕京
岁时记》中记载：“故秋日之蛐蛐罐
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
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佳者
数十金一对。冬月之聒聒（蝈蝈）儿
壶芦、油葫芦壶芦，佳者亦数十金一
对，以紫润坚厚者为上，即所谓壶芦
器者是也。”制作这种草虫罐以单肚
型的葫芦为宜。
从神仙的洞天到百姓的窗花，

从婚礼的瓢盏到怀中的虫鸣，葫芦
早已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贯穿
古今、联结天地人的文化符号，见证
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礼赞、对吉祥的
追求以及对生活情趣的营造，在数
千年的文明流转中，焕发着独具特
色的东方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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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玩器物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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